
如
今
，
內
地
的
文
化
體
制
改
革
已
開
始
啟
動
，
並
正
在
向
縱
深
發
展
。
其
中

，
牽
涉
面
很
廣
的
戲
曲
團
體
，
在
新
形
勢
下
，
將
大
力
發
展
新
興
的
文
化
產
業
，

加
快
體
制
的
轉
變
，
通
過
多
種
形
式
，
積
極
創
造
新
的
文
化
體
制
的
模
式
，
前
景

是
很
可
喜
的
。

但
是
，
由
於
戲
曲
長
期
衰
落
，
觀
眾
銳
減
，
一
直
依
靠
國
家
財
政
補
助
，
背

負
的
經
濟
包
袱
很
重
，
普
遍
存
在
着
入
不
敷
出
、
經
濟
很
不
景
氣
的
狀
況
。
在
當

前
開
展
體
制
改
革
之
際
，
解
決
經
濟
窘
困
的
問
題
，
應
該
是
當
務
之
急
，
這
是
有

關
各
方
都
無
法
漠
視
繞
不
過
去
的
一
道
深
坎
。
為
了
保
證
這
次
改
革
的
勝
利
，
達

到
多
贏
的
效
果
。
希
望
能
通
過
這
次
改
革
，
扭
轉
戲
曲
界
這
種
長
期
﹁赤
貧
﹂
的

不
理
想
的
局
面
。
這
裡
，
我
想
借
此
機
會
，
試
着
替
戲
曲
界
向

電
視
台
算
一
筆
舊
帳
。

一
般
來
說
，
音
像
公
司
製
作
戲
曲
碟
片
，
都
是
會
付
出
報

酬
的
。但

是
，
長
期
以
來
，
電
視
台
作
為
強
勢
媒
體
，
它
們
在
錄

製
戲
曲
節
目
時
，
就
未
必
都
會
向
戲
曲
劇
團
支
付
報
酬
。
按
理

來
說
，
無
論
是
實
況
轉
播
、
播
放
錄
像
與
製
作
節
目
，
這
些
都

應
該
是
付
錢
的
。
即
使
是
已
經
支
付
了
勞
務
費
，
也
不
說
明
這

版
權
就
已
經
屬
於
電
視
台
獨
家
享
用
。

電
視
台
播
送
戲
曲
節
目
，
除
非
是
買

斷
了
版
權
。
否
則
，
它
們
也
應
該
與
歌
舞

廳
播
放
音
樂
一
樣
，
都
應
該
向
有
關
的
戲

曲
劇
團
及
個
人
，
交
納
版
權
使
用
費
。
過

去
，
由
於
戲
曲
界
版
權
意
識
的
淡
薄
，
從

未
曾
提
出
過
這
方
面
的
要
求
。
以
致
大

量
的
版
權
費
聽
任
流
失
，
﹁捧
着
金
飯
碗

討
飯
﹂
，
導
致
惡
性
循
環
，
搞
得
越
來
越

窮
。

今
後
，
很
多
戲
曲
團
體
都
將
改
成
各
種
不
同
形
式
的
企
業

單
位
，
它
們
將
不
斷
釋
放
內
在
的
潛
力
，
奉
獻
優
秀
的
文
化
產

品
。
作
為
廣
大
的
廣
電
部
門
，
也
應
該
精
選
一
些
群
眾
喜
聞
樂

見
的
優
秀
戲
曲
劇
目
，
買
下
版
權
，
經
常
播
放
。

另
外
，
各
地
的
電
台
、
電
視
台
過
去
所
擁
有
的
各
種
戲
曲

資
料
，
按
照
不
同
的
質
量
與
類
型
，
也
可
以
適
當
地
對
戲
曲
劇

團
給
予
合
理
的
補
償
。
同
時
，
在
每
次
播
放
時
，
向
戲
團
交
納

一
定
的
版
權
使
用
費
。
如
果
電
視
台
能
切
實
做
到
這
一
點
，
那

麼
，
僅
是
這
些
版
權
的
收
入
，
就
可
以
使
戲
曲
團
體
脫
掉
﹁貧
困
戶
﹂
的
帽
子
，

從
此
就
能
過
上
好
日
子
了
。

關
於
解
決
戲
曲
團
體
與
電
視
台
的
版
權
問
題
，
說
難
也
難
，
說
易
也
易
。
關

鍵
在
於
各
個
職
能
部
門
是
否
真
正
地
認
真
執
行
政
策
，
切
實
地
按
法
辦
事
，
支
持

中
央
的
這
次
文
化
體
制
改
革
，
幫
助
中
國
優
秀
的
傳
統
文
化
走
出
困
境
。
好
在
現

在
許
多
地
方
，
文
化
與
廣
電
部
門
，
都
已
合
併
成
為
一
家
。
利
益
一
致
，
和
衷
共

濟
。

一
家
人
不
說
兩
家
話
。
沒
有
部
門
之
間
的
扯
皮
，
問
題
應
該
是
可
以
迎
刃
而

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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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第一
個喊 「毛主席萬歲」的，是毛
澤東的政治對手蔣介石。具體
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時候。

《北京日報》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有一篇文章，專門回憶了當時的過
程。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親赴重慶
談判。在談判期間，蔣介石曾六次高呼： 「毛主席
萬歲！」中國台灣資深媒體人張友驊說： 「那天，
站在台階前迎接的蔣介石一見毛澤東走進官邸，就
一連高喊了三遍 『毛主席萬歲！』 」 蔣介石在他的
日記裡也寫道， 「很佩服毛澤東」 。大家都知道毛
澤東煙癮很大，但八個小時的對談裡，他竟沒有抽
一根煙。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的《大公報》，也曾刊登
過這樣一篇報道：昨晚張（治中）部長又一次大請
客，六時三刻，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位先生
到了，立刻引起了全體注意……

張部長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了他的 「忠實的報
告」 ，就請毛澤東先生發表演說。毛先生從容走近
擴音機，首先感謝各方面。毛先生接着說： 「和為
貴」 ，只有和，才能求得雙方的一致。 「和」 是最
大多數人的願望。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
，是我們今後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
局面。 「可是困難是有的，」 毛先生說到這裡興奮
極了， 「我們不怕困難！各黨派不怕困難，中國人
民不怕困難！我們要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克服
困難，建立獨立、自主、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
國！大家一條心，要和平、民主、團結、統一。」
（鼓掌）毛先生更鄭重聲明： 「我們的合作，是長
期的合作。所有的困難都會打消！」 最後毛先生大
喊： 「新中國萬歲！」 毛先生的話音一落，蔣委員
長就咆哮般地大喊道： 「毛主席萬歲！」 連喊三次
，回贈毛澤東。

蔣介石當時為何要喊 「毛主席萬歲」？我分析
，主要有兩條原因。

其一，是出於禮貌的回應。有資料介紹，當年
毛澤東乘專機到重慶以後，剛一走下飛機，他就連
喊三聲： 「蔣委員長萬歲！」這一舉動，讓跟隨他

前來的共產黨人士大吃一驚。前往機場迎接的國民黨官員把這件事告
訴蔣介石之後，蔣介石對毛澤東的表現十分滿意，本來已經起了一半
的殺心頓時止歇。除了在下飛機的時候喊了這一句口號，毛澤東在其
他合適的場合，也曾喊過這句口號。有人說，毛澤東喊這口號是一個
策略，目的就是消除蔣介石的戒心。（二○一一年二月十五日新華網
）作為回敬，蔣介石喊 「毛主席萬歲」，也是情理之中。

其二，蔣介石對毛澤東確有幾分尊敬。在重慶談判期間，除了有
理、有力、有節的談判，毛澤東還留下一首具有神奇魅力的詞《沁園
春‧雪》。這首氣壯山河、波瀾壯闊的詞，引發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國
民黨統治區一場文壇上的政治大戰，贏得了國統區人民對毛澤東和共
產黨的崇高聲望。儘管蔣介石組織了大批文人對毛澤東的詩詞進行圍
剿，但最終卻無人可以匹敵。所以，蔣介石喊 「毛主席萬歲」，不是
作秀和調侃，而是由衷的折服。

當然， 「毛主席萬歲」這句口號，也代表了當時中國人民的心聲
。一九四九年三月，北京市市長葉劍英在國民大戲院歡迎民主人士時
，黃炎培就高呼了 「人民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
席萬歲」的口號。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慶
祝 「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最後一條也是 「偉大的中國人民領
袖毛澤東同志萬歲！」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到杭
州時，入住一家五星級大酒
店。一位自稱是酒店工作人
員的網友稱自己搞到了克林
頓用過的口杯。這個口杯到
底有多大的商業價值已無多

大的意義，有意義的是，我們發現，克林頓下
台後，他用過的口杯，竟然就這樣流落民間了
。換言之，一個曾經的國家元首所享有的高規
格的安保措施，也隨着總統的卸任煙消雲散了。

一個國家元首的安保措施到底有多嚴？可
以從官方網上搜索到許多非常有意思，非常讓
人目瞪口呆的東西。

總統入住酒店，事先經過嚴密的檢查。總
統離開後，他所用過的物件都要帶走，包括總
統的排泄物和掉落毛髮，因為這些東西可以輕
易獲取總統的健康資料，包括 DNA。這可以
想像，如果總統的DNA外泄，這等同於國家
機密的外泄。除了總統的排泄物和毛髮，總統
的體液、指紋也是受到控制的，總統不太可能
對特定的人握手，因為害怕對方通過總統的汗
液獲取有關總統的健康資料。可以斷言，一個
國家元首入住酒店後，房間裡的所有物件都要
經過安保人員消除痕跡，外人絕對不可能獲取
有價值的東西。而元首以前在醫院就醫時的資
料以及其他有關紀錄，全部被抽走，可以說在

這個國家中，常人不可能獲得任何國家元首的資料。
在冷兵器時代，國家元首的安保等同於武藝高超的護衛

。打個比方，元春之於狄仁傑，元春就是一個出色的護衛，
總能讓狄老爺子逢凶化吉。當年秦始皇想滅小國，小國的王
親國戚們做夢也想把始皇帝殺了。刺殺始皇帝的次數有多少
，史書中沒有明確。但荊軻刺秦王，算是最為有名的一例了
。據說始皇帝招募的護衛大都是身經百戰，九死一生的士兵
，這樣的士兵遇到刺客時，臉不改色心不跳。荊軻刺秦之所
以失敗，可能與始皇帝身邊這些技藝和心理均上乘的護衛的
出色表現有關。

電影中的始皇帝經常戴一個帽子，上面垂着許多珠子，
像門簾一樣掛着，搖搖擺擺的，影響皇帝視線。這個奇怪的
帽子叫冕，就是古代帝王、諸侯及卿大夫在舉行祭祀等大典
時所戴的禮冠。冕頂有長方板，稱為延，後高前低，略向前
傾。延之前端綴有數串小圓玉，謂之旒。冕加在髮髻上，要
橫插一長笄（簪），以別於冕。這個禮冠的作用之一就是遮
住皇帝的臉，不讓人輕易看到。這頂奇怪的帽子，已有一絲
現代元首安保措施的雛形。

古時的護衛就是保衛皇帝沒有性命之虞就萬事大吉了。
哪裡還擔心什麼DNA資料外泄？這種武力保鏢一直沿襲到
末代皇帝溥儀。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年，溥儀的護衛，武
師霍慶雲隨溥儀訪日。在日本，溥儀和日本天皇鬥法，穿高
跟鞋，個頭壓天皇一頭。溥儀問貼身保鏢霍慶雲他和日本天
皇誰 「高」，霍慶雲不明白溥儀的政治意圖。憑身高答還是
萬歲 「高」，溥儀大喜。日本為了壓住溥儀，選拔日本最優
秀的搏擊高手挑戰溥儀保鏢。溥儀讓霍慶雲應戰，霍慶雲輕
取日本高手。由於保護皇上有功，嘉獎銀質獎章一枚。

對於國家元首的安保措施，我們只知道當年里根遇刺時
，他的保鏢挺身而出，為總統擋了子彈。可見，國家元首身
邊的武力保鏢一直如影相隨，不過，隨着時代的進步，元首
的安保也與時俱進，上升為國家機密，變得事無巨細起來。

豎作門板橫為桌，
粗糲飯菜飽飢族，
自古美味只緣餓，
匆匆一餐又勞作。
已不記得是何時，商家店門的

排門改成了鋁合金的捲閘門。
舊時的店門是用一塊塊排門板列成的。打烊時，

當學徒的將立矗在店邊的門板按號插入有槽道的門楣
與門檻中，分別推滑進去，排成了嚴嚴實實的店門，
然後在裡面橫閂一根長長鐵條，整整齊齊牢固穩當，
篤定安全。當然，這情景是一枚上世紀中泛黃的生活
底片。

這一塊塊門板頗有講究，尺半左右闊的門板定須
用六株挺直的小杉樹聯連而成。 「六」為 「順」，開
店興業就圖個順。

小飯店的店堂小，老闆有創意，在小店堂裡砌個
灶頭，在灶台上那口大鐵鍋邊，用木板圍起近尺高的
半圍型的欄板，當蒸煮了的米飯打鬆後，高高隆起，
蓬鬆噴香，在半個飯桶裡向客人發出無聲的招徠。

以灶台為中心。用門板搭起一彎L型的飯桌，一
半沿着門檻一半伸向店堂。

配套的幾張條櫈，面寬結實，它常年肩負着這一
群去而復來的窮哥飢漢，早已被坐得光滑丈亮了。默
然地見證了這些樸素勤勞的底層人兒春來冬去的艱辛
故事，又從未因勞累而發出一聲 「嘎吱」。

日中時分，車伕、力哥們紛至沓來。他們將黃包
車、三輪車、鋼絲車靠邊歇着後走近 「門板飯」，一
舉那隻丈量大地的闊腳板，跨進門板桌邊的條櫈，與
先到的兄弟排排坐。坐定了，解下腰間的長長的布褡

，一抹額上的汗，吁一口氣。早已飢腸轆轆的了，不
言語，只用手向一排菜蔬一指二點。老闆會意，即舀
了兩個菜遞上。爾後拿一個用白鐵皮做的漏斗狀飯斗
，浸一浸水（不致黏飯粒）在大鍋裡那小山般的飯垛
裡實實地扣打一斗飯撲倒碗裡。那飯，儼如一座抹去
稜角的金字塔，煞是堅挺。

門板飯老客，總先咬一大口 「塔尖」上的飯，以
免塌方。接着便 「深山挖土」了。味道真好。這一款
布衣族的起碼消費，便是道地的中國式快餐──門板
飯。

門板飯，糙米粗穀，大柴大灶大鍋煮的。飯熟了
，掀開鍋蓋那刻，關不住的濃馥飯香委實令人鼻讀叫
絕。餐中，飯裡偶有兩粒金黃色未及脫衣的穀粒與青
褐色的混進來的稗草，細心的力哥會抿一抿嘴將它們
逐出，性急的漢子對這些物均來者不拒，扒進嘴裡三
攪兩拌直下咽門。

門板飯的菜餚是堆堆高高地裝在一個個黃砂青釉
大盆裡的，齊齊一列葷素兼備不下十道：碧綠金黃的
青菜炒油豆腐；開口大笑的黃蜆兒；香氣撲鼻的大蒜
炒五香豆腐乾，更有那雪裡蕻（江南可口鹹菜）炒辣
椒激人胃口大開。等等這些泥裡土菜，都成了門板飯
吃客眼裡日日相見的熟悉符號，而始終是一檔檔食而
不厭的可口下飯（紹興人稱菜餚為 「下飯」 「下」音
ao）。尤其是那冬日的時令菜──凍豬頭肉，堪稱上
檔美味的了。那便是將一個煮酥了的豬頭拆去骨，切
成小塊，連鹵和湯再加入油鹽醬酒，撒下些許茴香桂
皮後回鍋大煮一番。待凍結後撲出在大盆裡，醬紅色
的。有彈性的凍裡綴着一塊塊白玉般的肥肉，老闆應
吃客所需，會現割下一大片凍肉來，切成小塊裝盤送

上。那香，那味，那糯中有勁的美味不言而喻。就見
那拉黃包車的大哥扒一大口飯，夾兩塊凍頭肉送入嘴
裡，這一口美味，只在他嘴裡稍稍自由舞蹈了一番便
溜下胃庭。粗糲的門板飯，就如此獨具魅力地成了勞
力族平民的美食天堂。

這天堂美味我也曾幸嘗過。回溯如昨：六十年前
，我那小學同學陳寶龍的父親，在學校所在的飲馬井
巷的巷口開了一爿小小門板飯舖。父子秉性義善。寶
龍同學憐我家貧，常遵父囑讓我去他家享免費午餐的
門板飯。陳伯父總讓我一葷一素一大碗飯吃得放褲帶
。又記得正近清明那日，寶龍又拉我去午餐，正餐中
，一個賣黃金瓜的大伯在門板飯旁歇下瓜擔，對陳伯
父說了聲 「十五樣菜，一盤窮葷」。只見陳伯父立即
打了兩個菜──韮菜綠豆芽和一盤醬爆螺螄。當時我
不解。後經寶龍同學 「解秘」： 「韮」乃 「九」 「綠
」乃 「六」，九加六是十五。 「窮葷」原來是價廉物
美的窮人葷菜──螺螄。妙哉！幽默經典的菜譜。

又一日，這陳記門板飯舖上來了個熟客，這漢魁
梧敦厚，着一件搭甲兒（無袖布背心）捲着褲腿，攜
了個竹簍。他從竹簍裡抓出一條足有一斤半重的鯽花
魚（鱖魚，那魚還在張嘴擺尾）遞給陳伯父說聲 「陳
老闆辛苦你，老規矩。」陳老闆笑着接過魚往小廚房
走去。不足半個時辰，見陳老闆給那哥端來一盤熱氣
騰騰溢着火腿香的清蒸鱖魚來。那菜，引饞蟲：半條
鱖魚鋪上六片紅火腿，薑片黃黃，葱段綠綠共映水鮮
風采。

原來這哥是西湖旁摸魚兒的漁佬。聽這位高手說
，當在水中的石縫摸到鱖魚時，還可聽到牠 「咕咕」
叫聲。豐收時，他一天能摸上四斤多魚兒，趁着鮮活
時去集市賣了。鱖魚屬上品魚兒，可賣個好價錢。他
與陳老闆約定的 「老規矩」是大魚半條為加工費，半
條作下飯菜。客氣的寶龍他父親，總為漁哥配上上乘
火腿，外加一碗春筍老頭（漁哥嗜菜）。好菜還需好
牙，只聽得漁哥將筍老頭嚼得咕嚓咕嚓作響的。看他
滋滋味味吃飽了，一抹嘴巴，打個飽嗝，起身向陳老
闆一揮手，抓起那簍兒，向西湖邊的湧金門那頭走去
……抓緊一餐門板飯，復又匆匆去謀生。

什
麼
叫
跨
界
而
生
？
就
是
跳
水
的
郭
晶
晶
拍
廣
告
片
，
解
說
足

球
的
黃
建
翔
到
了
文
娛
圈
，
寫
散
文
的
余
秋
雨
成
了
央
視
青
歌
賽
鐵

定
嘉
賓
，
流
浪
街
頭
的
﹁犀
利
哥
﹂
搖
身
一
變
成
了
品
牌
代
言
人

…
…

但
曾
經
風
行
一
時
的
富
士
膠
卷
賣
起
了
化
妝
品
，
你
會
相
信
嗎

？
膠
卷
和
化
妝
品
，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但
富
士
牌
化
妝
品
橫
空
出
世

，
而
且
是
打
着
﹁時
尚
﹂
、
﹁高
科
技
﹂
的
牌
子
，
以
﹁老
前
輩
﹂

的
姿
態
出
現
在
硝
煙
瀰
漫
的
化
妝
品
市
場
，
不
得
不
讓
你
感
嘆
，
原

來
這
個
世
界
上
什
麼
都
可
以
跨
界
而
生
。

膠
卷
是
一
種
已
經
淡
出
人
們
視
線
的
偉
大
發
明
。
總
以
為
富
士

膠
片
公
司
會
關
了
門
，
眼
巴
巴
地
看
着
人
家
數
碼
相
機
時
代
的
如
火

如
荼
。
但
富
士
膠
片
公
司
的
高
層
大
呼
你
們
全
都
錯
了
，
咱
﹁富
士

膠
片
﹂
其
實
一
直
致
力
於
﹁化
妝
品
的
技
術
研
發
﹂
。
這
樣
的
呼
籲

最
初
打
死
我
也
不
相
信
，
膠
片
和
化
妝
品
會
有
什
麼
瓜
葛
。
這
最
多

讓
人
聯
想
到
，
膠
片
能
留
住
美
好
片
刻
，
而
化
妝
品
也
能
留
住
青
春

而
已
。但

富
士
膠
片
高
層
的
解
讀
別
開
生
面
。
化
妝

品
其
實
就
是
一
種
化
學
產
品
，
學
科
屬
於
高
分
子

化
學
。
而
富
士
膠
片
在
高
分
子
化
學
方
面
有
過
深

入
的
研
究
，
化
妝
品
中
有
一
種
叫
﹁膠
原
蛋
白
﹂

的
成
分
，
而
膠
片
中
同
樣
缺
不
了
這
種
膠
原
蛋
白

。
因
此
，
掌
握
了
高
技
術
的
富
士
膠
片
公
司
越
界

進
軍
化
妝
品
市
場
，
是
因
為
他
們
掌
握
了
別
人
所

沒
有
的
技
術
優
勢
，
在
他
們
看
來
，
他
們
根
本
不

是
越
界
，
而
是
﹁天
降
大
任
於
斯
人
也
﹂
。

現
在
能
搜
索
到
資
料
是

，
﹁富
士
膠
片
﹂
生
產
的
化

妝
品
就
像
當
年
的
富
士
膠
卷

一
樣
，
以
網
絡
銷
售
的
模
式

開
始
向
市
場
滲
透
。
富
士
膠

片
公
司
幾
年
前
推
出
一
個
名

叫
﹁艾
詩
緹
﹂
的
化
妝
品
，

目
前
已
發
展
成
了
將
近
五
千

個
連
鎖
經
營
店
加
盟
的
銷
售
王
國
。
而
讓
人
感
到

不
可
思
議
的
是
，
沒
有
人
認
為
這
種
由
富
士
膠
片

公
司
生
產
的
化
妝
品
塗
在
自
己
的
肌
膚
上
有
什
麼

不
同
，
大
家
已
經
想
不
起
這
是
上
個
世
紀
八
九
十

年
代
生
產
﹁富
士
膠
卷
﹂
的
工
廠
生
產
的
。
這
不

得
不
讓
人
承
認
一
個
事
實
，
富
士
膠
卷
已
成
為
一

個
跨
界
而
生
的
典
型
。
大
家
雖
然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但
眼
睜
睜
地
看
着
它
翻
手
為
雲
，
覆
手
為
雨
，

變
幻
出
氣
象
萬
千
。

﹁富
士
膠
卷
﹂
的
成
功
又
讓
人
想
起
現
在
的

一
個
非
常
時
髦
的
詞
彙
：
文
化
創
意
。
什
麼
是
創
意
？
只
要
你
能
提

出
一
個
能
讓
大
家
接
受
的
概
念
，
不
管
這
種
概
念
經
不
經
得
起
學
術

上
的
推
敲
，
只
要
符
合
大
眾
的
最
淺
的
意
會
和
理
解
，
那
麼
，
這
種

創
意
就
成
功
了
。

﹁跨
界
而
生
﹂
與
﹁創
意
﹂
形
影
不
離
。
﹁創
意
﹂
的
動
力
是

什
麼
？
說
到
底
就
是
不
願
安
於
現
狀
，
想
着
法
子
改
變
所
有
的
意
念

、
想
法
和
夢
想
。
一
個
只
想
守
着
攤
子
的
人
，
絕
不
可
能
去
越
界
。

如
果
看
看
這
個
世
界
上
許
多
叱
咤
市
場
的
商
界
精
英
，
都
有
過

﹁跨
界
而
生
﹂
的
故
事
。
豐
田
汽
車
的
前
身
原
是
造
織
布
機
的
，
比

亞
迪
汽
車
的
前
身
是
生
產
電
池
的
。
而
吉
利
汽
車
更
讓
人
驚
訝
，
原

先
是
搞
摩
托
車
的
，
現
在
卻
把
世
界
豪
華
品
牌
也
吞
併
了
。

一
個
人
敢
於
越
界
，
都
是
要
有
點
資
本
的
。
要
麼
技
術
，
要
麼

索
性
無
知
者
無
畏
。
就
像
汽
車
狂
人
﹁李
書
福
﹂
，
當
年
他
可
不
懂

什
麼
汽
車
原
理
，
結
果
把
吉
利
汽
車
品
牌
做
成
了
市
場
翹
楚
，
讓
人

鼓
掌
叫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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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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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溧陽，美食眾多，其
中頗負盛名的是朱順才烹製的
「天目湖砂鍋魚頭」。當地人

稱 「到了溧陽，沒有品嘗過朱
大師烹製的砂鍋魚頭湯，可謂
憾事一樁。」

「天目湖砂鍋魚頭」與天目湖密不可分。天
目湖原名沙河水庫，一九五九年建成。山體的綠
色植被過濾了山澗流水，加上是沙質湖底，令湖
水清澈甘甜，湖裡的魚沒有土腥味。那時，當地
人撒網捉出大花鯰魚（鱅魚）之後，只吃魚身，
而剁下的魚頭多半被扔掉。當時在沙河水庫食堂
當廚師的朱順才覺得可惜，就把別人丟棄的新鮮
魚頭撿來熬湯。湯熬出來之後，他發現魚頭湯竟
然鮮美異常。後又在選料、調味和火候上下工夫

。他精心挑選水庫多年野生花鯰作為主料，用甘
洌純淨的湖水為湯基，將各種作料配好後裝入宜
興陶土製作的砂鍋器皿裡，用文火煨製。經過多
年反覆研究，終於烹製出絕妙的砂鍋魚頭。

一九八二年，外交部組織七十五個國家的使
節到江蘇考察，途經沙河水庫，品嘗了朱順才烹
製的 「砂鍋魚頭」。讚不絕口，頻頻的以湯代酒
，用碗乾杯，用各種語言一個勁地說好。

一九八五年二月，鄧小平視察江蘇，在南京
東郊賓館品嘗了天目湖砂鍋魚頭，稱讚道：「好，
這魚頭湯好喝！」並委託夫人卓琳專門到廚房向
朱順才敬酒致謝。朱順才煨製的魚頭湯—— 「天
目湖砂鍋魚頭」從此便揚名四海、譽滿江蘇。

後來，朱順才先後為胡錦濤、江澤民、楊尚
昆、朱鎔基、萬里等人煨過魚頭。二○○四年四

月八日，在常州江南春賓館，朱順才把 「天目湖
砂鍋魚頭」端上桌，請朱鎔基揭開封條。朱鎔基
笑着說，還有剪綵儀式啊？他還握着朱順才的手
說： 「我們朱家出了位魚頭大師，我也感到驕傲
啊。」

朱順才因 「砂鍋魚頭」揚名，摘取了中國烹
飪大師、江蘇省旅遊行業首席技師等桂冠，奪得
了中國烹飪大師金爵獎。

「鮮而不腥，肥而不膩」的天目湖砂鍋魚頭
已成為淮揚名菜中的經典之作、江蘇的招牌菜，
每有重大活動， 「砂鍋魚頭」都是必上之菜。
「砂鍋魚頭」還是溧陽的一張城市名片，為溧陽

旅遊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每年慕名來天目
湖旅遊、品嘗天目湖 「砂鍋魚頭」的人數以百萬
計。

在
北
京
，
康
西
草
原
是
個
沒
什
麼
名
氣
的
景
點
，
有
些
版

本
的
北
京
市
旅
遊
交
通
圖
上
都
找
不
到
它
。
我
從
來
沒
見
過
草

原
，
又
不
想
窩
在
賓
館
裡
等
後
天
的
航
班
回
家
，
於
是
決
定
去

玩
。
聽
說
去
康
西
草
原
，
服
務
員
小
姐
一
臉
的
詫
異
，
那
地
方

有
什
麼
好
玩
的
啊
，
不
就
是
片
草
地
麼
？
決
心
已
下
，
我
拉
着

有
點
猶
豫
的
夢
竹
上
了
車
。

康
西
草
原
是
一
日
遊
的
最
後
景
點
。
只
到
下
午
一
點
多
，

車
子
才
從
龍
慶
峽
往
京
西
北
的
燕
山
方
向
開
去
。

深
秋
的
草
原
，
大
地
盡
染
。
天
蒼
蒼
，
野
茫
茫
，
風
吹
草
低
見
牛
羊
。
遠
離

了
城
市
的
喧
鬧
，
沐
浴
着
透
涼
的
輕
風
，
旅
途
的
疲
乏
煙
消
雲
散
，
心
情
釋
然
，

怡
然
，
悠
然
。
遊
玩
的
項
目
是
騎
馬
、
坐
車
、
划
船
。
夢
竹
天
性
膽
小
，
選
擇
坐

馬
車
。
我
壯
着
膽
子
騎
馬
，
跟
在
馬
車
後
面
。
看
着
七
八
人
擠
在
狹
窄
的
馬
車
裡

，
吱
呀
吱
呀
地
逶
迤
前
行
，
想
着
自
己
坐
在
高
大
壯
實
的
棗
紅
馬
上
，
不
免
有
幾

分
神
氣
。
夢
竹
還
不
時
滿
面
桃
花
地
向
我
擺
手
。
車
身
一
斜
，
啊
—
—
，
嚇
得
她

趕
忙
去
抓
扶
手
。

漸
漸
地
，
我
落
在
了
後
面
。
棗
紅
馬
不
再
聽
我
的
使
喚
，
不
一
會
，
前
面
的

馬
車
僅
剩
下
一
個
小
黑
點
兒
。
不
管
我
的
腿
怎
麼
使
勁
夾
，
韁
繩
怎
麼
提
，
它
總

是
就
地
打
轉
，
韁
繩
一
鬆
便
往
回
走
。
我
有
點
恐
怖
了
，
死
死
提
住
韁
繩
，
揮
手

大
聲
呼
喊
。
好
一
會
，
馬
主
人
快
馬
馳
來
，
鬼
精
的
棗
紅
馬
趕
忙
自
個
兒
掉
頭
去

追
前
面
的
馬
車
。
見
我
平
安
無
恙
，
夢
竹
和
一
車
人
笑
得
前
翻
後
仰
。

偌
大
的
湖
泊
藏
隱
在
草
原
深
處
，
一
條
細
細
長
長
的
土
堤
伸
入
湖
中
，
盡
頭

的
小
船
塢
旁
拴
着
一
葉
木
舟
。
夢
竹
死
命
抓
住
我
的
手
，
一
驚
一
乍
地
坐
到
船
頭

，
而
後
雙
手
死
死
地
拽
住
船
幫
。
船
工
輕
蕩
雙
槳
，
木
舟
悠
悠
飄
向
湖
心
。
空
氣

清
新
、
清
涼
、
清
爽
，
湖
水
清
湛
、
清
澈
、
清
瑩
，
倒
映
着
繽
紛
的
霞
蔚
。
我
掬

一
口
湖
水
，
滿
嘴
的
清
甜
、
清
洌
、
清
潤
。
夢
竹
退
去
鞋
襪
，
雙
腳
伸
進
水
裡
，

任
璀
璨
的
雲
霞
在
肌
膚
上
親
吻
、
漂
滑
，
劃
出
一
片
五
彩
的
琉
璃
。
好
爽
哦
。
她

滿
臉
的
燦
爛
。

回
程
時
，
我
棄
馬
坐
車
，
擁
着
夢
竹
，
擁
着
夕
陽
。
不
時
跳
上
跳
下
，
馬
前

車
後
地
照
相
。
照
夢
竹
，
照
草
原
，
照
滿
車
人
的
開
心
一
刻
。
一
路
顛
簸
，
一
車

歡
樂
。
跟
呼
倫
貝
爾
和
壩
上
那
些
大
草
原
比
，
康
西
草
原
簡
直
是
小
片
小
草
坪
，

平
淡
無
奇
。
然
而
，
再
平
淡
的
景
致
，
只
要
有
愛
，
那
裡
就
是
人
間
天
堂
。

俏
佳
麗

（
攝
影
）
李
增
元


